
““生动的大地生动的大地，，自身就是一个真理自身就是一个真理。。”“”“在在
整个生物圈里整个生物圈里，，每一个物种似乎都有自己专每一个物种似乎都有自己专
属的地界线属的地界线，，这条地界线一边是生这条地界线一边是生、、一边是一边是
死死，，这是不可逾越的自然法则这是不可逾越的自然法则，，它像一道无它像一道无
法解除的魔咒法解除的魔咒，，万物皆受约束万物皆受约束。。””这是青海藏这是青海藏
族作家李静在其作品族作家李静在其作品《《青色书青色书》》中阐释的主中阐释的主
要内容之一要内容之一。《。《青色书青色书》》是一本以自然描写为是一本以自然描写为
重的生态散文集重的生态散文集,,该书曾入选该书曾入选20232023年度年度““中中
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丛书项目。。

李静像青海大地上的一位行者李静像青海大地上的一位行者。。她的她的
脚步踏遍河湟谷地和青藏高原腹地的山川脚步踏遍河湟谷地和青藏高原腹地的山川
丘壑丘壑，，鹞子沟鹞子沟、、北川河北川河、、北山北山、、老爷山老爷山、、祁连祁连
山山、、南迦巴瓦南迦巴瓦，，都曾留有她在某个时刻的脚都曾留有她在某个时刻的脚
印印。。于是于是，，和自然亲近便成了李静文字的和自然亲近便成了李静文字的
一大特点一大特点。。李静又是高原生活的参与者李静又是高原生活的参与者，，
她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生活她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生活，，又以莫大的温又以莫大的温
情回馈生活情回馈生活，，她将她将““了如指掌了如指掌””的本地掌故的本地掌故，，
悄然埋入文字中悄然埋入文字中，，带领读者走进她写作的带领读者走进她写作的
景观深处景观深处，，去感受她和那片地域所建构的去感受她和那片地域所建构的
山光水色与风土人情山光水色与风土人情。。

本期本期““江河源江河源””副刊副刊““特别关注特别关注””栏目特栏目特
推出专版推出专版，，刊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刊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浩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浩为《《青色书青色书》》所所
作的序言作的序言，，以及以及《《青色书青色书》》作品选登作品选登、、创作谈创作谈
等等，，敬请关注敬请关注。。

作家简介作家简介

李静李静，，女女，，藏族藏族，，中国作中国作
协会员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鲁迅文学院第三十
八届高研班学院八届高研班学院，，在在《《中国中国
作家作家》《》《民族文学民族文学》《》《十月十月》》

《《作品作品》《》《长城长城》《》《四川文学四川文学》》
《《当代人当代人》《》《解放军报解放军报》《》《青海青海
湖湖》《》《西藏文学西藏文学》《》《时代文学时代文学》》
等报刊杂志发表过作品等报刊杂志发表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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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有批评家说过，有两类人适合当作

家，一类是农人，一类是水手。所谓农

人，本意指的是那种“对本地掌故了如

指掌”的作家，是对本地生活、风土人

情、日常境遇的熟稔，他知道的总比别

人多、比别人深、比别人细；所谓水手，

本意则是“他的经验朝向未知”，他是在

“创建”一种我们在日常中没有见过的

世界，我们对他言说的那个世界无法证

其真也无法证其假，在那个远离我们日

常的世界中他同样比我们知道得多、知

道得深、知道得更细。农人式的作家，

他是在生活中不断开掘，是提炼、凝聚

和言说本土经验，更强调细致、深入和

微妙；而水手式作家，则是要在故事和

陌生处着力，它强调新奇、曲折和“非常

态”，时常会有魔幻的、幻觉的、想象的

成分注入。两种类型的作家，各有优

长，各有炫目之光，我们大概无法强调

某一类型的重要和卓越的时候而否定

另一类型的重要与卓越——但，区分这

两种类型还是异常必要的。因为它们

要书写的侧重点不同，而阅读者从中的

“汲取”也会随之不同，随之而来的是评

判角度和审美角度上的不同。因此，为

这两类作家的作品书写阅读“导图”也

就必然地要进行相适的调整。

李静，在我看来可能属于典型性的

“农人”式的作家，她的写作更多地基于

经验、感受、被触动的情感和自我情绪

的外射。在《青色书》收录的诸多篇什

中，她几乎都是以“自我”（当然，这个自

我也允许有部分的虚构）为半径来完成

的，在她的这些篇什中，我们始终能看

到被凸显的“我”的存在，即使在那些所

谓的山光水色中，“我”的观测之眼和外

物对“我”心境的波及也是明显的、相融

的。是的，李静在《青色书》的文字中没

有特别强调自己藏族的身份，甚至可能

部分地属于有意忽略，但她通过自己身

侧的事物、民俗、地域特征、双方对话和

个人习惯，背景式地勾勒出了在“自我”

之中的种种沉积，这里面当然也包含民

族性的部分。阅读李静的文字，我偶尔

分神，会想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一句片面深刻的断语，他说《古兰经》中

没有一次提及骆驼，恰恰证明它是阿拉

伯人的创作，因为对于阿拉伯人来说，

骆驼是那么地熟视无睹，就像空气和每

日的呼吸一样。那

么 ，李 静 的 写 作 可

能 同 样 如 此 ，她 不

刻 意 强 调 的 ，恰 恰

是 她 具 备 的 、连 接

着 血 脉 和 呼 吸 的 ，

她 不 通 过 、不 想 通

过猎奇化的表征性来“呈现”自己，而

更愿意从内心出发，从更深入的幽暗

和埋在心底的光出发：我个人，非常认

可她的这一选择，尽管这个选择会让

部分的批评者“遗忘”她的民族身份，

在谈论少数民族写作的时候忽略李静

所获得的成就。

但又怎样？好的文学从来都不是

依 靠 外 在 的“ 修 饰 物 ”就 能 达 到 经 典

的，它在部分凸显差异、陌生的同时，

一 定 要 确 保 某 种 精 神 上 的 共 有 和 共

情，能让文字具有穿透力量的，永远是

它葆有的知识、智慧和情感，是对生活

生命“遮遮掩掩的真情”。

二二

和自然的天然亲近，是李静文字

的一大特点，这种亲近在我看来是骨

子里的，是一种相融性的、交织性的流

淌 ，甚 至 让 人 觉 察 不 出 太 强 的“ 界 限

感”。是故，将李静的文字看作生态文

学或者自然文学大抵也是对的，因为，

在她的文字中，自然有灵，自然中的一

切一切都是可爱可敬的“活体”，它们

甚至时时会居于中心位置，而将人（包

括李静这个观察者）都挤向角落。在

李静的文字中，我们会特别地注意到

一 个 使 用 频 率 极 高 的 词 ，“ 繁 衍 生

息”——它不可忽略，在我看来这是一

个连接着世界观、人生观的词儿，它折

射着作家李静对于自然事物和人生的

本质性理解，佐证性的，是她在《高原

里》重复过至少两遍的一段话：“在整

个生物圈里，每一个物种似乎都有自

己专属的地界线，这条地界线一边是

生、一边是死，这是不可逾越的自然法

则，它像一道无法解除的魔咒，万物皆

受约束。”正是基于此，李静的自然书

写的特质性也就呈现了出来：一是天

然的亲近感和融合感，这一点前面已

经提到；二是事物的平等性，在她那里

陡峭险峻的山峰、轰轰烈烈的杜鹃林、

伸手可触摸到的天空以及追逐《冈仁

波齐》的他，与路边飞起的雉鸡、小小

的七星瓢虫、结伴而行的蚂蚁都放在

了平等的观测位置，她用同样的、平等

的语调叙述和描述，而这种平等性还

表现于——“天空中还有一只灰褐色

的 鹞 鹰 正 在 锲 而 不 舍 地 追 逐 一 只 喜

鹊，喜鹊发出惊慌失措的声音，似是嗓

子里含了很多粒沙子。另一只喜鹊赶

来帮忙，但鹞鹰不为所动，它们起伏、

周旋……”在这里，李静平静地“观望”，

既没有站在捕猎者的强势一边，也没有

站在被猎者的弱势一边，她将自然界中

的（也包含人生中的）繁华与萧瑟、慈祥

与凶险一视同仁，而这一视同仁贯穿于

所有的篇什；三是李静在对自然的书写

中始终有一种洇漫着的温情，也正是因

为这温情的存在而使她的文字恬静、平

和，时有光的跳跃。我甚至觉得，她的

这种温情是古典的、东方的，它不在险

峻和冲突的力量感上特别用力，甚至有

时会消解这种力量——这种处理方式

打捞起的是久违的中国传统中极为珍

贵的东西，是与当下的普遍认知、流行

思想相冲突的部分，更为关键的是，我

在李静的文字中读不到伪和做作，她写

下的是她信的、她理解的和她认可的：

那种亲近感是，语调里的温情是，事物

间的平等观也是。正是通过这些特点，

正是通过她贮含在文字中的真情，李静

的《青色书》呈现了个人特色，有着自己

的巧妙赋予。

三三

地域性，或者杂糅于地域性之间的

民族性，依然是我要提到的，这是李静

“了如指掌”的本地掌故，是她悄然埋入

的独特的印迹。我承认，正是这种地域

性的差异让我在阅读中兴致勃勃，是李

静用她的笔在引领着我和我们，进入到

她和那片地域所建构的山光水色与风

土人情中。在李静的书写中，她的地域

感不只是知识性的，她不仅仅试图告诉

我们“海拔 3323 米，北纬 37.16 度，东经

101.30 度，气温 15.5 摄氏度”的科学表

述，以及察汗河流域会有漫山遍野的杜

鹃花、德令哈清晨的大太阳和粗粝响亮

的风，不仅仅是青海花儿青苗戏，不仅

仅是巴塘草原的牧人生活和姐姐收养

的狗，父亲留在农村信用社的遗存以及

名为“赛虎”的狗，不仅仅是……这些，

当然是属于地域性和个人性的部分，甚

至是显赫的、鲜明的部分，不可或缺的

部分，但作家李静要在她的文字中告诉

我们的，不止于这些，远不止这些。我

个人更为看重的，恰恰是她的个人赋

予，她为书写地域性而添置的那些。

她添置了细节。细节，在她的文字

中是最为值得关注的部分，也是这本

《青色书》中最有质感和情感感染力的

部分。有批评家说过，作家应当是人类

的神经末梢，在李静的这本《青色书》

中，在她所提及和提供的细节中，我时

时会有来自“神经末梢”的触动，而这触

动会由轻而重，渐成涡流。譬如《里奥

是只狗》中，她写“里奥”的两面性：

熟悉了环境和她的主人后就日渐

变成一枚女汉子，且大有将女汉子的行

为愈演愈烈的趋势。我等已是无能为

力。更甚者，饭后在院子里碰见一只她

的同类，她就要不管不顾跟了去，气得

我大喊“里奥”俩字，她也是装作听不见

的样子。矜持碎了一地。而那些听见

“里奥”俩字的人们都用疑惑的眼神望

向我，他们不知道这只漂亮的小母狗为

何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名字，他们想到

更多的可能是“李敖”。我无力解释，而

“里奥”的表现更是让人大跌眼镜，她觉

得我是在喊一个和她无关的人或物，她

只管撒着欢跑来跑去。而我又不能连

续大声喊“里奥”俩字，我很担心更多的

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也不敢大发雷

霆，否则，我的矜持也如她一般撒落一

地。但是，回到家的里奥很快就变了模

样，她安静地端坐在角落里看着我眼里

燃烧的火焰，她只管安静，连呜咽都没

有。她兴许已经知道她一点点的躁动

会换来一场暴风骤雨。我眼里燃烧的

火焰在她柔情似水的注视中逐渐熄灭，

然后蹲下来伸出手去触摸她的头顶。

她伸出右手碰触我的右手，脚下的肉垫

柔软如海绵，然后就听到她低低的呜咽

声，似哭泣，似诉说。

这里面有着情感情绪的丰富，有

着强烈的共感力，有着末梢式的柔软，

有着对事物体贴、细致而又敏感的体

察……在《无名之辈》中，在《风吹彻》

中，来自神经末梢式的细节带给我们的

感触可能更强。

我还要强调她在书写中的“我”的

在场，尤其是“我”在场时充当的“感受

者”的那一面：“我”在这里，“我”感受和

体味着所有的发生，“我”被触动，被击

中，被带入和融化……李静让“我”始终

在场，一方面建立了足够让人“信以为

真”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强化

了阅读者随之的感同身受。

我还要强调李静在书写中的洇漫

性。她往往不是止于对眼前之景的描

述，而是由此联想，联想自己经历经验，

联想类似情节细节，联想历史、文化和

古人的感吁，联想……阅读她的文字，

我能想到的另一概括性的词就是“枝繁

叶茂”，它有着主线和主根，但更有繁盛

的、宽阔的枝叶和果实，有收有放，放收

自恰……而这些，使这本《青色书》获得

了让人感触良多的丰富和厚重。

我还想指认它的故事性，这也是

李静的有效赋予，让散文的情绪连接

有一个起伏和铺排，从而构成着连贯

推进；我还想指认她在语言上的用力

和精心，它平和而精致，畅快而美妙，

富 有 诗 性 ……是的，值得谈及的点还

有很多，但作为序言我觉得我更多地应

当导向对李静作品的阅读，《青色书》中

所贮含的、所葆有的，以及所要告知我

们的，远比我要说的、可以说出的要多

得多，愿朋友们拿出耐心，它就像是醇

厚的茶，有着耐人回味的滋味。

是为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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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时，站在察汗河入口处，抬

头可见近处屹立的山峰，上面是重重

叠叠的石头，陡峭险峻。沿碎石路上

行，冷不丁从旁边飞起一只锦雉，它拖

着长长的华丽尾巴发出快要破掉的声

音 ，落 在 前 面 不 远 处 ，一 只 ，两 只 ，三

只，很多只。继续前行，被潜伏在周边

的小荆棘扎到，一只小小的七星瓢虫

落在衣袖上缓慢爬行，一只鸟跳上枝

头，蚂蚁结伴而行……此时正值节气

里的芒种，芒种一词最早出《周礼》的

“ 泽 草 所 生 ，种 之 芒 种 ”，此 芒 所 指 稻

麦 ，但 察 汗 河 的 原 野 之 上 无 稻 无 麦 ，

“芒种”一词似乎也在高原上的某个地

方驻足观察，看水碧山青，林木之繁，

百 鸟 啼 鸣 ，竟 不 知 自 己 是 谁 ，忘 了 使

命。

察汗河流域的杜鹃花，在芒种时

节轰轰烈烈地盛开了，山岭从低到高

的走势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的

头花杜鹃，百里香杜鹃往往会夹杂在

头花杜鹃中小模小样地熙攘，而陇蜀

杜鹃一眼就可以看得到，它高高在上，

碗口大小，雪一样白，将高傲、清冷、不

屑一顾挂在脸上。远远望去，陇蜀杜

鹃和头花杜鹃的生长环境界限清晰，

泾渭分明，似乎也在印证“在整个生物

圈里，每一个物种似乎都有自己专属

的地界线，这条地界线的一边是生、一

边是死，这是不可逾越的自然法则，它

像一道无法解除的魔咒，万物皆受约

束”。

人迹罕至的丛林向来如此，丛林

里 的 草 木 都 知 道 自 己 应 该 生 活 在 哪

里，它们最能感知

地表的温度，它们

生 存 ，生 长 ，繁 衍

生 息 。 它 们 守 着

自己的地界，用漫

长的时间适应环境和气候，它们懂得

进化，或将自己变得强壮高大，或将自

己变得坚硬低矮。那些越是高处的植

物越是低矮，几乎匍匐在地表之上，扇

形般散开，开出米粒般大小的花朵，而

在冰雪之上遇见一朵绿绒蒿的时候，

似乎伸出手就可以触摸到天空。那些

沉默又骄傲的花朵似乎在告诉你我：

无论它周围的环境如何凶险与慈祥，

如何繁华与萧瑟，它依然高傲如斯，它

们矮小的身体比长在平原处的高大植

物高出了几千米！而身在云端的绿绒

蒿开花也意味着自己生命的结束，自

然界中有很多这样的植物，一生只开

一次花，开花时轰轰烈烈，然后寂静地

死去，完成使命。

山林里的植物种类繁多，每株植

物都有属于自己的属和科，它们如人

一 般 也 有 自 己 的 学 名 和 别 名 。 曾 记

得中国著名植物画家曾孝濂老人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和几百位植物学

家、植物画家一共用了 45 年的时间，完

成一部叫《中国植物志》的巨著，他们

将每一种植物分门别类，给予它们足

够多的尊严，赋予它们完整的名字，将

它们的形状和颜色等写进书籍里……

除去开得繁盛的杜鹃，这里还有

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它们在或细长

或短粗的梗上长出硕大、细小的花朵，

颜色鲜亮。我总觉得潮湿泥土下应该

有许多昆虫的尸体，才能够长出这样

茂盛而寂静的花朵。而很多花却长在

悬崖之上的岩缝里，一簇簇，一朵朵。

就好像鸟雀不小心将衔来的种子遗落

在岩缝里一般，它们遇到一点雨露，遇

到一点阳光，一小簇泥土就可以生根

发芽，就可以开出花朵。比如毛茛科

的拟耧斗菜、报春花科的糙毛报春，还

有百合科洼瓣花属的洼瓣花以及小丛

红景天都在悬崖峭壁间成长，越是陡

峭的岩壁，岩缝里长出的花朵越是鲜

艳魅惑。荨麻躲在角落里，用小小的

尖刺提防从它身边经过的人，小刺大

概 携 带 了 小 剂 量 的 毒 ，一 旦 被 触 及 ，

皮肤就会长出明晃晃的小水疱，水疱

火烧火燎地痛，用长在水沟边的艾叶

擦 拭 后 方 可 慢 慢 褪 去 。 但 在 民 间 的

小 吃 里 ，流 行 一 种 叫“ 背 口 袋 ”的 食

物 ，就 是 用 晾 晒 后 的 荨 麻 做 成 的 ，热

腾 腾 的“ 背 口 袋 ”放 到 嘴 里 ，口 舌 生

津，大概所有人也将它袭人的小刺忘

得一干二净。

很多时候，人们会把藓状雪灵芝

看成是盛开在石头上的花朵。因为它

特别低矮，它还未完全展开的叶子也

像极了石头的颜色，在高原腹地，雪灵

芝的品种很多，雪灵芝在花开时节活

力四射，但也有类似苔藓一样的植物

在石头上不规则地排列，就像是一朵

朵 匍 匐 在 石 头 表 层 上 纹 丝 不 动 的 花

朵，无论春夏，无论秋冬，都会附着在

石头之上，它们几乎长进石头里，和石

头融为一体。不规则的花朵形似海底

的水母，又像是一个个失去生命的珊

瑚虫，似乎，在石头上面就可以看到一

片波涛汹涌的大海。我甚至在想亿万

年前这里的模样，大海碧波荡漾，一望

无际，后来陆地凸起，水面消失，但石

头留下来，海底的珊瑚留下来，我们祖

先 的 脖 子 里 挂 起 了 用 珊 瑚 做 成 的 饰

品。我会为我不着边际的想法哑然失

笑，但每次见到石头上那些不言不语

的花朵时，这种想法不请自来。或许

那便是自然本身所携带的密码，上面

写满了密密麻麻我看不懂的文字，它

们深情地描绘，大声地讲述，但我是它

的陌生人，是过客，我只能在自己荒诞

的想法里感动不已。

□李 静

行记察汗河(节选)

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和众多北方
的村庄一样，有在自然造化下壮阔得
令人荡气回肠的山谷，有瘠薄的大片
黄褐色土地，也有裸露在风里的青色
植物。家屋场院，落在树枝上的雀鸟，
坟地上盛开的紫色龙胆花，中间嵌上
玻璃的纸糊格子窗，北风敲打着窗棂，
阴雨天牛羊在圈舍里叫唤，一只母鸡
莫名其妙站在庭院里打鸣，一只猫头
鹰夜半时分落在墙头发出诡异的笑
声，几支干柴牡丹在干涸的花园里开
出倦怠的花儿……无不彰显出她的真
实与遥远。

可是我却爱着这一切，每每描述，
每每情深。我想我从出生起脚底就长
了根须，我的灵魂在那个村庄里蛮横
生长，在每一处停留，在每一处留下痕
迹。也或者我的身体上长出了气生
根，我携着它们游走，即便我生活在城
市深处，那些生长出来的根须无时无
刻不想念着属于它们的泥土。我想，
但凡植物，都得有根才可以茁壮生长，
人如植物，需要“根”来支撑生命，我应
该向植物学习，从大地汲取营养，再把
绿荫归还给大地。所以，很多时候，我
总是愿意将自己沉浸在家乡的花草、
庄稼以及牛羊中，因为内心长出的田
野，而鲜活，而温润，而飞花乱溅……

小时，我不怎么说话，让很多初见
我的人都以为我是个眉清目秀的哑
巴。他们惋惜，哀叹。我将两只手插
在裤兜里坐在椅子上看他们悲伤的神
色，看他们起身离开，门板阻隔我们，
他们的声音在门外喧哗，我在门内雀
跃。我也努力地想参与到小朋友们的
游戏当中，我同样将手插在裤兜里，用
余光看她们兴高采烈的表情，很希望
有一个人能冲我喊一声：来吧，过来
玩。我一定会毫不犹疑地加进去。可
是没有。因此，我曾经的世界里填充
着大片的孤寂，我更愿意像蚂蚁和蝴
蝶一样待在母亲的菜园里，和花草一
起狂欢。

我一直觉得母亲是我的宝藏，她
从距离很远的地方赶来，落脚在那个
贫瘠的村庄里，将我带到这个世界。
用不同于旁人的方式给了我一双翅
膀，一双隐形的薄如蝉翼的翅膀——
我在落日的余晖中将作文书里的最后
一颗字看完；在煤油灯下将《中国少年
报》上最后一段话抄完；将《平凡的世
界》中的最后一个篇章读完……我时常
会在昏暗光线里看到母亲盯着我看时
的昏暗目光，我想，她定是希望我的翅
膀能在风雨里变得丰满，厚实起来。

多年以后，那双薄如蝉翼的翅膀

不安分地露出端倪，我小心翼翼地写
一些文字，可是文字里的小欢喜和小
确幸在隔了一段时间后不忍卒读。老
师说文学是精神现象，白纸黑字，留给
未来的，我们要谨慎和严谨，要相信世
界和时间，好文字就是人间的珍宝，将
永不孤独。我说希望自己努力去做喜
欢并热爱的事情，并将她做得更好一
些，至少有赏心悦目的轮廓。希望会
有一日，窗外，长空上闲云乱走，满城
秋风，我在键盘上敲打，键盘发出马蹄
般“哒哒”的声音，出乎意料的顺畅，如
有神助。我看着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欢
快地舞蹈，心中悲喜莫名。仿佛无意
间触摸到生活的泉眼，激情裹挟着语
言，汩汩滔滔，汹涌而至……

现在看来，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
期望。我依然觉得写作是一件孤单而
痛苦的事。往往也会将自己写得困惑
而焦虑，产生怀疑，一次次在放弃和坚
持之间徘徊。

我的母亲有时也提到我已过世的
父亲，当年已古稀的她说到某个细节
时，会突然笑起来，就好像突然回到了
记忆深处令她心动的瞬间，也似乎突
然想起她还曾有过一些不着边际的
梦。正如老家木屋挂在墙上黑白色的
照片，照片上是父亲年少时俊朗的模
样，我想，他们的青春，又何曾没有像
我们所拥有的一样灿烂！只是一切都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目标下变得面目模
糊直至销声匿迹。或许还有很多过去
的故事，也终将被她带走，和泥土融为
一体，把一切来源于土地上的事情，交
还给土地。

歌德曾说：“儿童应当从自己的父
母那里得到两样东西——根和翅膀。”
所以，我希望有一日也能回归家园，养
几只猫，在土地里种下圣女果、芫荽、
土豆，看庭院后的杨树在风里摇摇晃
晃，看喜鹊飞来又飞走，筑下鸟巢，看
生命再次繁衍。某一天，当我的孩子
回忆起他们的故乡时，希望他们的脑
海里也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在北方的
高原上，有人骑着马，赶着牛，庄稼青
青，野花繁盛，有人煮酒，有人写字。
山坡上有少年在歌唱，清冽的溪水在
山涧流淌，阳光下大朵的蒲公英开满
了山坡，它们长满了天使一样的翅膀，
自由地迎风飞舞，在阳光的晶莹里缓
缓降落。

我 也 因 此 记
录，用清癯无华的
文字感恩这个世
界的丰盈与回馈，
永远热泪盈眶。

——散文集《青色书》创作谈

□李 静

根和翅膀


